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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東亞區域整合的戰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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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結果終於塵埃落定，拜登正式就職美國第

46 任總統，不同於過去川普執政「美國優先」的理念，拜登主張朝

多邊主義的方向發展，想走出與前朝截然不同的路線，在拜登上任

的這個時機點可謂相當嚴峻，不僅面對國內疫情挑戰、社會分裂，

以及經濟衰退，經過川普任期，國際上的盟友也漸漸放棄「唯美是

從」的態度，使得美國如何恢復與傳統盟友的關係，並重建其國際

領導力，成為拜登重要的課題之一。 

拜登就職演說以「團結」為核心，希望化解社會的分歧，集結

美國人團結的精神，同時，也能看出拜登試圖扭轉過去川普執政四

年來美國的形象。對於現在美國的情勢而言，迫在眉睫的作為應是

先安內後攘外，從拜登一上任就簽下 15 項行政命令可見，拜登政府

想一舉推翻川普政府的作為；在對外關係上，「否定過去」也成為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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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趨勢，如拜登改變過去川普揚言退出 WHO 的態度，持續對組織

出資，以及在東亞地區的整合上，川普政府認為區域組織與區域貿

易協定對美國毫無益處，不斷從中撤出並主張單邊談判，然而，拜

登不排除美國以所謂新的姿態，回到組織結構，這也為美國是否重

新加入 CPTPP，增添一絲可能性。 

面對拜登上任後美國的全球佈局，本文認為在區域的經貿組織

與貿易協定上，會有顯著以及不同於前朝的體現，同時也認為這將

影響區域中眾多的國家，究竟對 APEC 的組織運作會有何種影響？中

國與 ASEAN 等周邊國家完成 RCEP 的簽署，美國的反應與作為是什

麼？拜登政府又該如何對待 CPTPP？這些議題都值得進一步分析與

探討。 

 

貳、美國對區域經貿組織的態度：APEC 與 ASEAN 

不同於川普時代的模式，許多聲音期待美國從單邊主義走出

來，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發表致拜登政府的政策建議備

忘錄中指出，區域貿易有助於推動美國的繁榮與包容，與盟國合作，

才能有效解決由掠奪性國家補貼、產能過剩和知識產權盜竊引起的

問題；同時，疫情時代更需要多方合作，透過與貿易夥伴達成多邊

協議，確保在公共衛生危機時期相互協助，甚至共享維護國際醫療

用品和藥品市場資訊系統。由於中國崛起帶來的強大壓力，美國戰

略中心早已移往東亞地區，即便是拜登上任，東亞地區作為美國對

外重心的地位依然不變，若從區域重要的經貿組織 APEC 與 ASEAN，

相信可對拜登多邊主義的對外政策主軸窺知一二。 

APEC 雖無嚴謹之法條規章，但在促進亞太地區經濟發展與貿易

和諧上，具有重要的功能與意義，採取開放的經濟聯合與協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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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實現共同的目標，對於 21 個組織經濟體而言，現今重要的是共同

解決區域面對新冠疫情後，經濟復甦的需求，並為未來的衝擊建立

更大的彈性。在拜登贏得美國總統大選後，國際普遍樂觀的情緒推

動下，美國很可能與 APEC 重新簽訂各種貿易條約，相比川普的保護

主義時代，拜登被期待會以更友好的貿易政策，重現美國領導力。

事實上，拜登政府表示有興趣在 2024 年之前主辦 APEC，同時鼓勵日

本和澳洲在隨後的幾年內擔任主辦經濟體，以保持該組織工作的連

續性，並符合美國及其夥伴的共同目標，不同以往，採取群體戰的

方式實現多邊主義的合作。 

中國同樣是 APEC 會員經濟體之一，令人關注的是美中是否會在

APEC 恢復正常機制後，進而改善兩國之間的關係？答案似乎是很困

難，或許美中貿易衝突有望趨於緩和，但對於兩國關係也不容易有

太顯著的修補，原因在於（一）美中關係在過去川普執政四年來，

達到前所未有的惡化，帶動全球反中浪潮以及美國國內抗中民意，

加上美國參議院目前為共和黨多數，即使拜登想要也無法逆流而

行，因此拜登上任後的對中政策，也基本維持戰略上不變，中國仍

是美國不可忽視的威脅來源，但戰術上將改變過去川普採取單挑的

模式，拜登更偏好透過結合盟友的力量，維持目前的權力結構；（二）

除了貿易戰外，科技戰也成為雙方角逐的重要場域，科技的領頭羊

一直是美國，也是美國的核心利益，中國科技的發展，不但成為美

國強大的競爭對手，同時也引發科技所帶來資安與國安問題的擔

憂；（三）拜登礙於年事已高，連任之路充滿未知數，加上新冠疫情

衝擊，導致國內經濟衰退，以及川普時期遺留下的社會對立與分裂

加劇，在積極發展對外關係的目標之前，首要之際為從國內提升與

修復開始，因此短期內拜登應無暇在對外關係上有太大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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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區域內另一個組織 ASEAN，不論從經貿關係或是地緣政治

而言，似乎都與中國較為緊密，加上川普對東南亞的冷漠態度，與

多次缺席東協美國高峰會，多少損害了美國在該區域的地位。然而

這不代表美國將會長久在這裡失利，事實上，多數 ASEAN 國家在外

交上向來避免大國選邊站，致力於多邊化的關係，因此若是未來拜

登對 ASEAN 國家擴大投遞影響力，屆時的權力結構可能又會產生變

化，加上拜登就任前，中國外長王毅接連訪問 ASEAN 四國，包含緬

甸、印尼、汶萊、菲律賓，被分析認為是試圖在拜登就任前，再進

一步鞏固中國與 ASEAN 的關係，可見現階段中國在該區域的影響力

尚未穩定。 

 

參、對抗 RCEP？重返 CPTPP？ 

除了區域的經貿組織外，值得關注的莫過於東亞的兩大區域貿

易協定：RCEP 與 CPTPP，過去常被分為兩大強權所帶領的勢力與陣

營，在川普上任隨即退出 TPP 後，劇本開始亂了套。 

原本一度談判停滯的 RCEP，歷經八年長跑最終在 2020 年底完

成簽署，其誕生不僅重塑全球經貿格局，同時影響各國產業供應鏈

及企業佈局，並進一步提升成員國之間的政經關係，從地緣政治來

看，被視為扮演 RCEP 主導角色（中國 GDP 占 RCEP 約 55％）的中國

可謂最大的受益者，接收美國退出 TPP 後亞太地區留下的權力真空，

更增添其挑戰霸權的實力。此外，東南亞作為中國帶路政策的海上

絲路要衝，中國加強投資與貿易的重點區域，2020 年東協已超越歐

盟、美國，首次成為中國最大貿易夥伴，在 RCEP 成立後，各項優化

的貿易條件，使雙方關係更加緊密。 

面對區域已然成形的一股勢力，美國看來面臨的挑戰更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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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因此各方開始猜測美國是否應開始思考重回 CPTPP 的架構之中，

而拜登的當選結果似乎創造了機會之窗。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

美國，佔全球 GDP 四分之一，若能參與區域貿易合作，勢必會增添

不少色彩。然而拜登所主張的多邊主義核心並非往傳統的形式，或

是既有的規則邁進，他在 2019 年的公開演講中曾說到：「我們並非

要回到貿易的既有的框架，而是需要新的規則，以及一個能納入所

有利益關係者的新決策過程」，相對於川普自我與尖銳的基調，拜登

更傾向於尊重國際秩序與規則，因此所謂新的模式，事實上難以在

短期內實現，加上這次美國大選的鐵鏽帶關鍵州的激戰，拜登對於

市場開放應保持相對謹慎的態度。 

此外，拜登試圖跳脫削弱中國崛起速度的策略，轉為增加美國實力

並穩固盟友的模式，相對於川普時期較為激進的做法，溫和派的拜

登以保守的前進，一方面緩和與中關係惡化的局面，另一方面醞釀

美國重回區域貿易協定的準備，又或是說 CPTPP 是否有美國的參與

完全取之其意願，對於 CPTPP 的成員國而言，有美國的加入必定是

加分的作用，甚至中國也曾表示有意願加入 CPTPP，可見高品質與高

門檻的 CPTPP 優勢仍然顯而易見，因此若是想透過重新加入 CPTPP

來對抗中國引領的 RCEP，或許還不是最佳時機，拜登現階段應該會

先擱置是否重新加入 CPTPP 的問題。 

 

肆、結論 

雖然拜登才剛剛就任，但整體而言不難發現，拜登在外交政策

當中將帶來不同於川普極端且尖銳的風格，其戰略核心主張多邊主

義、結合盟友與國際合作，在他溫和保守的形象底下，似乎有更大

的發揮空間。經過長時間「美國優先」的洗禮，國際上的權力分配



 
 
 
 
 
 
 
 
Eurasian Studies Quarterly    No.15 

36 
 
 
 
 
 
 

 

早已出現鬆動，以東亞地區而言，中國儼然成為美國的箭靶，但同

時也給中國一個壯大的機會，所謂逆境中求生存便可清楚的在中國

身上看見，即便面對全球反中浪潮，以及新冠疫情的影響，中國仍

然有把握住美國退出區域的權力真空，甚至美中貿易戰延伸到後

來，中國把同一套模式拿來針對美國的盟友—澳洲。看來陳腔濫調

或是了無新意的多邊主義理念，在川普執政四年過後的美國，或許

是一劑目前最好的解藥。 

顯然，拜登的當選讓國際合作與經貿往來的期待提升，甚至將

扭轉美國的情勢，然而，這樣的期待很有可能被過度放大，換言之，

短期內難以看到期待被實現。首先，川普政府時期的保護主義，一

時間要轉換是相當困難的，加上疫情的衝擊絲毫沒有趨緩的情況，

拜登上任後，許多政策勢必有其輕重緩急的順序，因此現階段在整

體對外戰略上想法尚難以跟上作法。 

其次，面對區域經貿組織的態度，如  APEC 機制的重啟，可謂

區域帶來正向的發展，但與 ASEAN 的關係或是合作，拜登政府尚未

有明確的政策和說法，無論如何，仍然需要一步一步，才能夠慢慢

修復過去美國忽視的結果。最後，美國要再度涉入 CPTPP 的可能性

比起川普時期確實高上許多，然而拜登若是要重回協定的話，似乎

是必須有條件的加入，也就是希望協定能有新的面貌出現，而非保

持原有的基調與規則。 

事實上，拜登上任後的東亞區域整合看似樂觀，但又並非如此

理想，這可歸於拜登上台後有一段修整期，致力於處理國內事務，

外交並不在其優先順位，特別是難以處理的美中關係，以及台灣關

係，目前可預見的是，美國對於區域整合的政策，必將融入戰略的

科技圍城措施。 


